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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
八十声礼炮震碎时间的尘埃
青铜的勋章在老兵胸前醒来
那些深陷皱纹里埋着的枪声
正被天安门的风轻轻抚平

我看到了
战旗方阵掠过长安街的晨曦
杨靖宇支队的名字在血色中燃烧
刺刀尖上凝固的松花江夜雨
此刻化作受阅靴尖的星芒

我看到了
直升机群在云层书写必胜法则

“和平”的条幅裹着1945年的弹痕
当年战地蒲公英飘散的种子
已长成战略导弹军的白桦林

我看到了
文艺晚会的追光吻亮银发

《保卫黄河》的音符在老人指尖颤抖
舞台硝烟与记忆硝烟重叠时
勋章在礼服第二颗纽扣处看见——
太行山的雪化了，又凝成
新一代士兵眼底钻石的光芒

我看到了
老乡们对“正义必胜”坚毅与自信
英雄“四连”的气概与担当
看到了
母亲膝下百万兵
看到了

“刘老庄连”的不灭和绵长

我该说些什么？
说青纱帐里未寄出的家书
说密苏里号甲板上的墨迹未干
说金陵城墙砖缝里的蒲公英
年年开出紫色的勿忘我

我该做些什么？
用钢枪裁剪朝霞做成请柬
邀请所有战旗参观东风车队
让英雄透过隐形战机舷窗
数清华夏大地上每一缕炊烟

让他们看见——
铁骨铮铮熔进航空发动机的轰鸣
平型关的呐喊铸成卫星太阳能板
他们留下的弹壳长出麦穗
他们守卫的月光照亮幼儿园

让他们听见——
红领巾在纪念馆复述番号
维和部队用方言报告平安
白鸽掠过红旗检阅车时
天空响起八十年前相同的心跳

我看到了永恒在瞬间显现：
当礼花缀满人民英雄纪念碑
整条银河倾泻而下——
所有英灵都站在光的水帘里
数着中华儿女眉宇间的晴空
数着永不落幕的
黎明

我看到了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礼赞

■卢盛敏

天马山游记
——在山水间寻得心安

■曾令华

连日来埋首于文稿堆里，身心俱疲。
偶然在微信群看到周末天马山一日游的
团讯，立马决定报名参团，以期游山玩水
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

晌午抵达天马山脚下。最初计划坐
观光车到五号停车点，先攀登高山草原看
风车，然后下山看瀑布群。这样从山上往
下的行程更好走些，岂料司机师傅小小的
一个失误，让我们在三号停车点提前下
车。

从三号停车点往下向山谷而行，在不
到两公里的路上却恍如进入了另外一个
世界，感觉这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山林味
道，草木的清香和丝丝湿气扑面而来。没
过多久，两广跨省大瀑布悄然闯入了眼
帘：断崖万丈高峰之上，河水陡然翻滚跌
落，遮天蔽日般一瞬间倾泻而下，瀑布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

原以为此行都是老年团，没想到在这
里看到不少青年男女，有人在拍照打卡，
有人在潭边玩水。我也不由得驻足观瀑，
瀑布就是一道飞垂的白练，在天空中翻涌
奔腾而下，听水咆哮，堆积已久的身心疲
乏散去了一大半。

离开两广跨省大瀑布，沿着溪流向上
走。溪水清清亮亮，可见水底的鹅卵石以
及浸润在其中几株挽着秀发、抚弄轻柔的
水草，如同水之精灵在溪水中轻舞。赤脚
踏过溪水中的小路，每每吸一口气似乎都
在和天地交换着气息，浑身被负氧离子轰
击得神清气爽连步伐也轻快了许多。

走了一公里许，我们便来到了蝴蝶谷
大瀑布，她没有两广跨省大瀑布那种大气
磅礴，却有独特风采：如一条白绫挂在岩
壁之上，平缓地倾泻而下，水流落在潭中
只泛起微微的波澜，在水面上荡出一圈圈
细密的涟漪；整个山谷幽静碧翠，色彩更
加鲜明了，就像是闭门深闺的绝代佳人！

蝴蝶谷往左是一条上山的小路，不远
处就有苗寨风情的小木屋，供应有白粥、
糖水、矿泉水等，也摆放有座椅供客人休
息。我也过去拉了把椅子坐下，喝了几口
清凉的矿泉水，望着窗外雨后的景致稍作
休憩，有了些许精力再往前走。

再次出发，溯溪而上两公里便来到了
一线天大裂谷，路旁竖立着一块大牌子，
写满了渴望的爱情“我在天马山很想你”，
成了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网红点”。裂
谷内细流飞泻而下，相对较小但也在跃动
出几分浪漫的惊喜。行走在木质小道上，
眺望两岸高峰和眼前的一抹瀑布，天地在
此刻似乎得到了重新分开，原来大自然的
神奇就藏在这不经意之间。

之后我们到达了四号停车点，想着再
溯溪而上走一段，就可以看到这片高山草
原。但因为之前赏瀑布攀爬颇费脚力，再
加上这条路比想象中更陡峭一些。望着
远处高山的风车，却迈不开腿了。想不到
因停车点的偏差，最终与高山草原失之交
臂。

下午四点，踏上归途。窗外山林渐渐
远去，心中虽有没能登上南国草原的遗
憾，却也因这一日的山水之游，卸去了大
半疲惫。或许，有些遗憾本就是旅行的常
态。

西江月·逝去的青春

窗外流光轻淌，案头残烛凝红。
廿年驹隙影朦朦，曾是追风逐梦。

昨日繁英谢尽，今宵荷气盈隆。
岁华翻覆太匆匆，半辈忆思非痛。

浣溪沙·夏庭小酌

百卉漫庭绽馥芳，风轻曳影惹衣
香。花间小酌忘尘忙。

莫负浮生恬淡味，且斟清露醉流
光。愿携花鸟共悠长。

浣溪沙·夏荷

翠海摇珠展绮罗，红颜迎日吐芬
芳。湖波潋滟映云苍。

蝉噪高枝添暑韵，蜓栖香蕊沐晴
光。一襟清意入诗行。

祖母离世已逾五十余载。昔年，
她常入我梦来，音容宛在；近数十载，
这份梦境却如指间沙般渐行渐远，只
剩模糊念想。昨夜忽得一梦，梦中我
竟仍是垂髫稚子，赤着身子，踮脚帮祖
母推磨。她一手扶着磨柄，一手轻拍
我的肩，口中缓缓教我哼唱：“磨谷戛
钰，取米煮餥啖粥。食无够喉，打烂鼎
头戴鼎底。”歌声温厚如老茶，裹挟着
谷粒的清香，磨盘转动的“吱呀”声与
祖孙的笑语交织，满室融融。可惜好
梦易醒，晨光破窗时，唯有那缕暖香般
的回忆，在心头萦回不去，久久不散。

谷磨是我幼时最熟稔的物事，它
既是家中生计的依托——每日的米粮
皆从这磨盘间来，也是我与伙伴们童
趣的寄托。夏日午后，我们总爱钻到
磨盘底下躲阴凉、玩藏猫猫，磨下的阴
影里，藏着数不清的嬉笑打闹。记得
有一回，邻家小儿躲在磨盘下，竟伴着
磨声酣然入梦。他母亲寻遍了街巷、
田埂，急得泪如雨下，嗓音都喊哑了。
最后还是我想起他常躲的去处，引着
他母亲到磨前，轻轻唤他，才从磨下将
人唤醒。见他母亲破涕为笑，拉着我
连声道谢，我心中也漾起一阵小小的
得意。又记隔壁三婆来我家磨谷时，
我家那只贪嘴的母鸡，竟振翅飞上磨
盘，啄了几口新碾的糙米，而后“咯咯”
朗声欢叫，仿佛打了胜仗的将军，昂首
振翅而去，惹得三婆与祖母都笑出了
声。

家中门厅里，这谷磨常年安放着，
木架被岁月磨得发亮。四邻谁家要磨
谷，只需打声招呼，便可来借用。我总
爱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痴看那磨盘
悠悠转动——谷粒从磨顶的涡洞缓缓
流下，落入磨齿间，转眼间便蜕成糙

米，金黄的稻壳轻扬而起，如碎金般洒
落在磨盘里，簌簌作响。偶尔，那只调
皮的母鸡还会悄悄溜来，啄食散落的
米粒，我们也从不驱赶，任它在磨边蹦
跶，久而久之，竟成了磨旁一道寻常又
鲜活的景致。

这磨具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木
架上还留着几代人手掌摩挲的痕迹。
到我六七岁那年，它终于不堪岁月侵
蚀，磨齿松动，无法再用。某日，有位
匠人背着工具箱，踏着晨光上门，祖母
说，这是来“打磨”的——此“打磨”非
磨亮旧器，而是重制一副新磨。只见
匠人先取硬木，刨削、凿刻，不多时便
制成稳固的四脚架台；再取柔韧的竹
篾，手指翻飞间，编出圆润的磨筐与磨
盘的雏形；随后，他又取来涎藤捣碎，
混合着牛粪细细涂抹在竹篾上——祖
母说，这法子和旧时处理米箩一样，能
防蛀防潮，让磨具用得更久。待竹篾
干透，匠人又调和黄泥与盐水，一点点
填实磨筐，再用木槌反复捶打，直至泥
料紧实如石，不见一丝缝隙。我站在
一旁，看着匠人一会儿操起锯子，一会
儿拿起篾刀，一会儿又挥起木槌，心中
满是羡慕：这师傅竟会木工、篾工、泥
工，手艺这般周全！家父却笑着拍拍
我的肩：“别急，且看这关键之处。”

只见匠人歇了木槌，不疾不徐地
从工具箱中取出一叠薄薄的木片。家
父轻声道：“这是牛槿木，质地极坚韧，
专做磨齿用的。”匠人左手扶着磨盘，
右手持着小锤，将木片依着特定的纹
路，逐一敲入泥中。木片排列如梳齿，
又密合似人口的牙床，每一片的角度、
间距都分毫不差。家父说，这一步最
是要紧，若有分毫偏差，谷粒便碾不
细，米也难出，堪称整副磨具的魂魄。

待下扇磨盘的磨齿装妥，匠人又
取来硬木做磨芯，固定为轴；上扇磨盘
则钻洞设轴承，安上磨手，再造磨勾
——不多时，一副崭新的谷磨便立在
门厅中，木色温润，竹篾泛着光泽。匠
人还特意演示：磨芯的高低可调节，高
则磨得轻，米粒偏整；低则磨得重，米
粒偏碎，全凭家用需求。使用时，谷粒
自上扇的涡洞流下，人推着磨手转动，
磨齿咬合间，米与壳便分离开来，再经
风簸一吹，稻壳被扬去，留下的便是饱
满的糙米。

后来我才知，这谷磨古称“砻”，至
迟在宋代便已盛行于江南与华南一
带。古人因地制宜，取当地易得的竹
木为材，制成的砻比石磨轻便，又免了
石屑混入米中的顾虑。虽不及后世机
械碾米那般迅捷，却比古时的杵臼省
了不知多少人力，千百年来，一直是农
家赖以生存的工具，承载着无数农户
的烟火日常。

细想这土磨，以竹木之柔，将人力
的直线推送化为磨盘的圆周转动，其
中蕴含的省力机理，竟与后世的蒸汽
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蒸汽机
的轰鸣再响，也不是我先人耳畔那熟
悉的、伴着歌谣与笑语的“吱呀”磨声。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碾米机渐
渐在乡村兴起，土磨便悄然退了场。
它不像旧家具那般能留存，也不像旧
农具那般能当摆设，只是随着碾米机
的轰鸣声，一点点从农家的门厅里消
失，如星躔隐入深邃的苍穹，没入浩瀚
的时空。如今，唯有在老人们絮絮的
回忆里，还能寻到它斑驳的碎影；或是
在某个深夜，如昨夜那般，轻轻推转
着，走进游子的梦乡。

词三首
■谢鹏

梦磨杂说

快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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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创国


